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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一）文化自信：传承发展童蒙文化的价值意蕴

2017年，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理念

和规范，要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将其贯穿于启蒙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徐忆农研究中华童蒙读物指出，陈

鹤琴先生提出幼儿教育三大目的与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思想相

通，至今未过时，若对其补充完善，仍可宣传推广。[1]

金滢坤指出童蒙文化，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

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生活、健康、

游戏、交友、礼俗和选拔等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

关文化思想、风物遗存等。[2]蔡春娟探析了元代社学的推广对童蒙

教育的积极作用。[3]童蒙文化中的“蒙”是指一种被遮蔽而未明的

存在状态，童蒙文化中德育的目的是养正育德。童蒙文化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总结形成规范

体系的集中体现，尤其在童蒙读物中体现最为集中。清代书坊的

发展为童蒙读物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童蒙文化的普及，也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下宝藏，为文化自信提供养分。

（二）蒙以树人：童蒙道德养成教育的根本旨向

田茂、王凌皓指出，中国传统蒙养教育中所指的“童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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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指五六岁至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童蒙阶段的教育深受重视，

童蒙教育可以为个体打下“学为圣贤”的基础。[4]郝彩虹在研究中

国传统童蒙教化中的成人之道后指出，在众多童蒙读物中，《千字

文》和《三字经》作为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代表性著作，体现了

古人对于成人之道的系统思考，“首孝弟，次见闻”反映出古代社

会“先成人，后成材”的社会价值标准，并强调了在童蒙教育中

家庭教育、道德教育、立志教育的重要性。[5]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中，“立德树人”不仅存在于当代教育

命题，还是“先成人，后成材”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现实表现。王

睿、王凌皓基于朱熹童蒙教材及读物研究朱熹的道德养成教育思

想指出，朱熹编撰修订《论语训蒙口义》《训蒙绝句》等多部童蒙

教材和读物，激励儿童立修齐治平之志，成德才兼备之人。[6]这些

童蒙读物都强调了儿童德育的重要性，并在儿童德育中指明了树

人导向。

（三）家国同构：童蒙文化道德教育的传统内核

胡芮研究儒家生命伦理的蒙学形态及其演进后指出，儿童哲

学的研究片面强调儿童绝对主体性，弱化了社会伦理关系在儿童

教育中作用的现象日益显著。[7]童梦文化中的德育应本着关爱个体

的社会价值取向，擦亮儒家文化的传统底色，突出文化主体的传

统内核。

范瑞平指出，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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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某种当代西方不能再体会的真理构成了儒家传统的

核心，家庭是社会实在的中心”[8]。陈苏珍研究朱子齐家思想后指

出，朱子齐家思想将道德教化与社会文明融合共进，将“家国同

构”与“天下大同”等概念紧密结合，在文明礼仪方面提供了文

化认同和凝聚力，让文明的归属以家为基础建构。[9]这将童蒙文

化中大量的儿童德育内容引入家国同构的范畴，更加突出了“天

道”“天命”群体观念下，关注群体德行而非个体命运的民族

特性。

二、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多重向度

（一）德育目的：明人伦

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目的是首要考虑的向度。班高杰研究

传统蒙书中的道德养成后指出，伦理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社会中

童蒙教育的核心，而“明人伦”则是伦理教育中的首要问题。[10]

在众多的童蒙读物中，“明人伦”的儿童德育目的旨向诸如《三字

经》《千字文》《中庸》等中都有集中体现。在《三字经》中，有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

臣则忠”。在《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的表述。

在《中庸》中，“五伦”被称为“天下之达道”。家国同构语境

下，三纲五常的人伦观念在童蒙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滢坤在研究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与唐代家教中的“人

伦”教育后提出了以“五逆”为中心的人伦观，即“不孝父母为

一逆，不爱师友为二逆，事官不勤为三逆，违上命教为四逆，乡

党不相唇齿为五逆”。[11]以“五逆”为中心的人伦观对应父子、师

长、君臣、上下、邻里五种关系，注重“明人伦”的德育养成，

培养“立身扬名”的儒家君子。这其中，孝顺父母也是评判标准

之首。“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中国的儿童德育中被视为德行的基

本和起点。《三字经》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的

故事为儿童树立了孝顺的榜样形象，从社会学习的心理学角度为

儿童德育提供积极的影响。在《太公家教》中，有“一日为君，

终日为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天地君亲

师之排列，尊师重教向来是童蒙文化中的关键要求。在《太公家

教》中，有“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这

是对应了人伦观念中勤事官的道德要求。中华民族在农耕与士大

夫文化下，鼓励勤耕、勤学、勤政。“违上命教”主要指违背父

母之命、师之教，以下犯上，不能做到见贤思齐，制造混乱、招

惹弊端。最后，在察举制的影响下举荐看重时誉，因此，乡党之

评对科举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成为儿童德育的重要要求之

一。《诗经》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

也”，将投桃报李的礼节交往设定为人际交往的关键原则。农业

群体生产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的道德养成显得尤为重要，这样

的关系纽带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今中国的文化基因中。

（二）德育主体：重内发

在蒙卦中有对“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强调。

在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注重从内发论的角度，重视儿童自身的关

键作用力。唐艳指出，蒙卦卦辞中的“亨”字，道出了深刻的生

命内涵。[12]亨通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一种对无量前途

的美好期待。这种内在的亨达欲求为儿童道德发展提供了由内而

外的突破力，这种力量在儿童的道德发展历程中具有内生性和潜

在性。

“童蒙求我”的逻辑辨析也强调了童蒙的关键主体并非教师

或他人，而是儿童自身。教师等他人在儿童德育过程中扮演的教

育角色应当是资源提供者、环境塑造者、教育引导者与活动观

察者，通过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来逐步唤醒儿童内在的精神

自觉。

（三）德育内容：讲家教

在《弟子规》中有，“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

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便是对儿童德育最基本

的日常道德行为规范要求。只有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才能在未

来的道德发展中，不逾矩、不放逸、不娇纵。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也提出了对于日常家教的规范要求，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

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要求童蒙

穿衣更衣、语言举动、扫洒清洁、诵读习惯、饮食夜行等方方面

面关注细节，谨慎行事，着力培养儿童尊师敬长、潜心学习、待

人接物应有的理想品质。这其中蕴含了实用务本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童蒙文化的精髓，体现家国同构语境下先成人后成事的道德

指引。

三、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优化路径

从蒙卦中“击蒙”“童蒙”“困蒙”“包蒙”“发蒙”的理念

阐释出发，童蒙文化中的儿童德育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

现代教育方法结合，探寻儿童德育提质增效路径。

（一）击蒙

蒙卦中有“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在儿童德育过程中，

应在必要的场合与时机使用惩罚的教育方式，帮助儿童及时意识

到行为的不当性，规范道德行为。在《三字经》中有，“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从性善

论的角度出发，说明了儿童早期的品性大都相当，从心向善，但

如果举止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便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导

致行为失范。

王瑾研究蒙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理念，指出对于儿童的道德

教育要适当运用惩罚。《颜氏家训·教子》曰：“当及婴稚，识人

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

可省苔罚。”在传统童蒙文化中，儿童时期施行教育最为容易，

引导儿童正确地言行，及时教育，这将免去日后许多额外的麻

烦。[13]惩罚的运用应当坚持适度的原则，惩罚的目的是教育儿童、

感化儿童，应避免为了惩罚而惩罚的心理，使儿童产生对抗心理

或习得性无助的表现。

（二）童蒙

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逻辑辨析中即可看出儿童是

童蒙教育的主体，应充分激发儿童自身的潜力，尊重儿童的主观



2025.10 | 159

能动性。林孝斌、谢文郁指出，通过追溯《周易》文本中的蒙

卦，或可以展现主体意识的建立问题。蒙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

“充盈”状态，这种“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

能。[14]在儿童德育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教与被教的辩证关系中，

引导和鼓励儿童主动提问、主动发现、主动创造，而不是教师或

他者强制命令。

儿童有自我德育的本能和倾向。在《小儿语》中有，“白日所

为，夜来省己，是恶当惊，是善休喜”。在童蒙文化中，鼓励儿童

向内自省，从主观的道德认知角度，反思所作所为，做出自主的

道德评价。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的道德养成教

育引导幼儿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最终才能够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即通过具象的儿童活动，深化儿童对抽象道德概念的

体悟。儿童德育的过程可设置主题活动，让儿童亲自参与到社会

实践活动中，教之以事，蒙以树人。

（三）困蒙

然而，在童蒙的过程中，由于认知水平有限、发展阶段变化

快、外界影响因素多等原因，儿童的道德观念体系可能出现自相

矛盾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便被称为“困蒙”。在自相矛盾的道德观

念体系影响下，儿童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

为会产生自相冲突。

在困蒙的情况下，儿童需要被给予足够的关注，及时走上正

确的发展道路。足够的关注可以来自教师，可以来自家长，也可

以来自同伴。《礼记·学记》中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

此处之“友”，所指的对象同样可以是宽泛的。如果没有交流学

习与探讨分享，没有教学相长，没有互相提携，“困蒙”就会一直

持续。探寻“困蒙，吝”的缘由后，便可通过更多的集体学习、

伙伴合作、师徒帮带等形式切磋技艺，增长见识，走出“困蒙”。

（四）包蒙

梅珍生指出“包蒙”之“吉”，在于它能够容纳异于己的“他

者”；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差别，而是为了让“蒙昧”之人

找到通向光明的路。[15]这启示儿童德育应当体现有教无类的包

容性。教育对象上应当不以儿童的个体差异为阻碍，而要因材施

教，尊重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引导每个儿童立志成才。

《三字经》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

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一段，表达了童蒙中对儿童德育

方向性的成人成事的指引。通过学以致用，声名远扬、光宗耀

祖、恩泽子孙，达到儒家传统立志教育所蕴含的经世致用观。立

身行道、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儿童德育的主要社会化目标，如今

同样应当引导儿童立志高远，同时也需要注意引导儿童树立正确

的择业观，平等地拥抱每一种职业的价值。

（五）发蒙

儿童道德主体性的激发需要“发蒙”者的引导，从而摆脱蒙

昧无知的状态。在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中，应强调教师的教法与

儿童的主体性激发。教师需要通过相机引导、观察记录、启发诱

导等灵活的方法，激发儿童探索的兴趣。

“发蒙”的过程应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在充足的

教学准备前提下，引导儿童在典型案例的思考中发展道德水平，

并激发儿童主观精神中的敬畏情感。启发儿童的认知内容不仅是

家庭层面的，上升到社会、国家层面的内容也是必要的，从而推

动个人主体性潜能与家国同构紧密联结。

四、结语

通过“击蒙”“童蒙”“困蒙”“包蒙”“发蒙”的理念在儿

童德育中的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教育方法紧密结

合，在文化自信下推动了儿童德育提质增效，促进儿童蒙正育

德，蒙以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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